
第一章 藥娘山撿來的人

景升三十年暮春，海州連日陰雨，直到今天一早才從厚雲裡透出日光，榮安堂的

門才開了一半，任海川便把一張欠帳單攤在櫃上，用鎮紙壓得平平整整。

「姊，今日我去收這筆錢，東街不遠來回不到半個時辰，午飯前還能回來幫忙。」

任海音正替祖父盛粥，聞言往櫃上一瞥，碗先擱下了，「你上回也是這麼說，結

果錢沒收著，倒替人家看了半日攤子，還帶回兩條裂口的瓜。」

「瓜又不是不能吃。」任海川按住帳單，「這回我不坐下，他留不住我。」

櫃後的任老爺子戴著花鏡，正在挑揀藥材，聽得笑出聲來，「他若說家裡沒米，

你不只坐下怕還要跑回來，問你姊姊能不能先借他半斗米。」

任海川被說中了心事，索性把帳單往懷裡一塞，「那也得去問問，不能他不來，

咱們便當忘了。祖父不是說帳目要清楚人情另外算？」

「這句倒記得牢。」任海音把粥碗遞給他，「先吃飯，吃完我有件更要緊的事交

給你。」

任海川接碗的手頓了一下，兩隻眼睛已經亮了。

她忍住笑，又把另一碗端到祖父手邊。「昨日送來的藥您看過了？若是不成，我

待會兒順路退回去，免得壓在咱們手裡。」

任老爺子拈起一片藥材，放在掌中給她看，切面發暗，指頭一捏，竟簌簌落下一

層碎末，「受過潮又急著烘乾，價錢比上個月多兩成，東西卻差了，不退留著做

什麼？」

「我跟他說今日給答覆，他倒先催起銀子，怕是早知道您不肯收。」

「只退貨，別與人爭論。」老人將藥放回包藥紙上，「那些山頭如今歸了大藥商，

往後還得往來。」

任海音把兩包藥重新紮好，特地將原先的封紙壓在繩結下，「我又不是去罵街，

哪一包、多少分量，都當著他的面說清楚，省得回頭怪咱們調換。」

這兩年海州的天氣像跟人過不去，旱時田裡裂縫，雨來又連下不停。藥材收得少，

城外幾片藥山偏又被大藥商包去，小鋪子只能跟著他們開的價拿貨。

任家原還有些積蓄，如今櫃上藥不能斷，賒出去的錢卻收不齊，連屋後漏雨的瓦

也只補了一半。

任海川喝完粥，先把自己的碗洗了，這才回到姊姊跟前，「更要緊的事呢？妳別

又叫我守著曬匾，曬匾不會長腳，我都看它好幾日了。」

「不長腳，可是會淋雨。」她指了指後院，「今日若曬得好，這批藥就能入櫃，

少向外頭買一回。」

「那妳把竹篩給我，我替祖父把碎末篩出來，不能整日曬還得翻，這個我也會。」

任海音終於笑了，將掛在壁上的小竹篩拿下來，塞進他懷裡，「成，後院交給你，

只是祖父說該收便收，別為了多曬一會兒跟天上的雲講道理。」

任海川抱住竹篩，又看見門邊已收拾妥當的背簍，笑意淡了些，「妳今日真要上

山？前日那場雨這麼大，石階都長青苔了，我陪妳去，兩個人好拿東西。」

「你跟著去，祖父便得一邊看診一邊顧藥，咱們三個總不能全在山上等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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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著蹲到背簍前，檢查藥鋤與繩子，籮底墊了舊麻布，一側別著水囊和小布包，

都是她上山慣帶的東西。 
「我只走南坡熟悉的路，日光落下前一定回來，遇著不好走的地方，我就回頭不

逞強。」 
任老爺子將花鏡摘下來望了望街外，連陰了幾日的天總算晴了，瓦簷還掛著水，

日光已照到對門牆上。 
「昨日有樵夫來抓藥，說南坡石徑還好，往上可別走，若起了霧，就到廢棄的舊

藥寮等一等。」 
「知道，那裡的灶還能用，上回我去看過，屋頂只有靠門的一角漏雨。」 
「我讓妳避雨，不是讓妳去修屋頂。」老人把一小卷細布塞進布包，「這個也帶

上。」 
任海音接過來，嘴角忍不住彎起，採藥這件事她與祖父已做慣，臨出門前卻總還

有幾句話要叮嚀。 
兩年前那場重病之後，她睜眼看見的便是這間藥鋪，如今哪格抽屜卡手，哪扇窗

遇風會響，她比誰都清楚。 
「祖父，午飯別拿醃菜湊合，灶邊有蛋，我回來若看見還在，就算您偷偷欠我的。」 
「聽聽，一早出門先來管我。」任老爺子轉向孫兒，「往後你娶媳婦，可別尋這

樣厲害的。」 
任海川看看祖父，又看看姊姊，回答得十分謹慎，「那得等我長大再說，眼下咱

們的飯是姊姊做的，我覺得厲害一點也挺好。」 
任海音拿起背簍，在他額前虛點了一下，沒有碰著，「少替自己討巧，鍋裡還有

粥，餓了便熱來吃，別把買紙墨的錢又拿去買糖。」 
她走出門時，任海川追到門檻邊，壓低聲音叫住她，「姊，那張欠帳單我先收著，

今日不去，妳早些回來，我替妳把藥根上的泥刷乾淨。」 
街上已有挑擔叫賣的人，蒸籠的熱氣從巷口浮起，任海音回頭答應了他，才朝晨

光裡走去。 
她先繞到藥行退貨，夥計接過藥包，還想說烘得乾些更好保存，話未說完她已把

原封的包藥紙攤在櫃上。 
「你拿一片給坐堂先生瞧瞧，若他也說好，我便回去請祖父來。兩位老人家，總

能說明白。」 
夥計朝內堂瞥了一眼，將藥包收了，卻不肯在送貨單上畫掉這筆，「掌櫃還沒來，

姑娘留個話，等他來了，我自會稟明。咱們往來這麼久，何必急在這一刻？」 
「正因為往來久，我才不讓你為難。你寫明收回兩包就好，價錢的事等掌櫃來定。」 
她將筆推到他手邊，自己站著不動。夥計沒法子，只得寫了，她仔細看過，才折

好收進袖裡。 
出了藥行，她在街口買了個炊餅，請攤主少放鹽菜，多出來的兩枚銅錢，她留著

買弟弟要練字的白紙。 
「姑娘又去採藥？」攤主替她包好餅，「晌午前若起風，便早些回來，這天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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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放晴。」 
「我帶了斗笠，真下雨就躲一躲，您今日收攤也早些，省得炭火又淋濕了。」 
往城南的路人聲漸漸清靜，過了田埂，青綠的山坡便近了，任海音將袖口束緊，

踩著向陽的石階上山。 
南坡低處沒有被圈走，只是好採的藥也少，她沿著樹根找了一陣，籮裡有了幾把

青草，日光已升到頭頂。 
 
 
隔著一道山脊，沈懷璟勒住了馬。 
前方是通往海州的岔路，路邊停著一輛斷了車軸的貨車，兩個漢子蹲在車旁，聽

見馬蹄聲，抬頭便招手，「幾位行行好，幫著搭把手，這一車貨壓在這裡，再不

挪開，後頭誰也別想過。」 
周驍放慢馬速，沒有立刻上前。出京以來已遇過截殺，這一路，他們連投宿都不

敢大意，「要搭手，去前頭村子叫人便是，你們守著岔路，倒像知道有人會從這

兒過。」 
蹲在車前的漢子陪笑，指了指鬆軟的路面，「爺說笑了，昨夜雨大，車陷進去，

咱們搬了一早上才弄出來，哪裡還有氣力去叫人？」 
沈懷璟的目光掃過車輪，手仍穩穩放在韁上，「車陷在泥裡，鞋倒乾淨，你們搬

車是只用手不用腳？」 
那人臉上的笑意未及收去，沈懷璟已抽刀斬向左側，竹叢裡探出的長矛被他一刀

撥開，驚馬揚蹄，帶起一片泥水。 
「往回走！」周驍拔刀護住身後的兩名親衛，「別在車前停住，兩邊都有人！」 
來路也響起了馬蹄聲，攔在後頭的人沒有呼喝，只將路口封死，連退到哪塊平地

都事先算好了。 
沈懷璟看了一眼右側的斜坡，坡下有條淺溝，對岸是林子，騎馬不能並行，卻比

夾在路中好，「從右邊下去，別擠在一處，出了林子往南，照原先說的會合。」 
周驍替親衛擋開一刀，邊退邊問道：「大人，那您的馬呢？這坡下去，馬未必上

得來。」 
「人上得來就成，你領他們過溝，我斷後，到了對岸別停。」 
幾人棄馬下坡，濺起的泥漿遮住了追兵視線，周驍先躍過水溝，接住險些滑倒的

親衛，回身便看見對岸又有人鑽出竹林。 
這不是臨時起意的截殺，連他們可能退往哪裡，對方都有人守著。 
沈懷璟將追近的人逼退，腰側卻被另一柄刀劃過，疼痛驟起，他收刀轉身，沒有

給那人第二次近身的機會。 
「周驍，帶人走！別回官道，出了林子再尋路。」 
周驍隔著水溝喊了一聲，聲音立刻被刀劍相撞的響動蓋過，沈懷璟看見他們往南

退去，這才轉向竹林深處。 
人一分散，追兵也得分開，他藉著樹幹擋去一刀，聽見身後有人用京音下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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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了他的臉，死活都得認清楚！」 
他本想看清說話的人，肩背忽然一陣劇痛，刀鋒從後方斜斜劈下，衣裳裂開，連

握刀的手都跟著一沉。 
沈懷璟順勢撞開身前的人，踉蹌衝過一叢矮竹。往前已沒有能供幾人並走的路，

他只能沿著獸徑下行。 
那個聲音並不全然陌生，可此刻他不能回頭。 
腰間與肩背的血一直在流，林裡的光影漸漸模糊，他用刀撐住身子，聽清後頭腳

步轉向別處，才挪到石後。 
山下隱約傳來撥動枝葉的聲音，似乎有人走近，他想開口腳下卻一滑，整個人栽

進了草裡。 
鞋底黏了泥，走來比平日費力，任海音停在一塊平石上刮泥，正想再往前尋尋，

忽聽上方傳來一聲悶響。 
不像落石，石頭一路滾下來，總會碰上別的東西，方才那聲卻像有個重物撞進草

叢裡，隨即便沒了動靜。 
她握住藥鋤，往旁邊讓了半步，「有人在上頭嗎？那邊的土是鬆的，再走就要滑

下來了。」 
林中沒有回應，只有一枝被壓彎的細竹還在搖晃，她等了等，撥開擋路的葉子，

先看見一隻手。 
那隻手垂在石邊，指節沾著泥，血正沿著袖口往下淌，再往裡瞧，是個伏在草叢

裡的男人。 
任海音心中一緊，立刻蹲下，男人臉色白得嚇人，呼吸很輕，身後衣裳被割開一

道長口，底下全是濕血。 
「聽得見我說話嗎？我先看看你的傷，你別急著動。」 
她才碰到他的衣袖，男人的手便往腰間探去，摸了個空，他的刀落在兩步外，半

截藏在草叢中。 
「刀在那裡，沒有人拿。」她放下藥鋤，讓他看清空著的手，「我上山採藥，不

是來追你的。」 
男人勉強睜開眼，視線越過她肩頭，停在林子深處。他沒有再去摸刀，只低聲道：

「後面……」 
「後面有人？」她順著看去，枝葉擋住了上方小路，「有幾個，離得近不近？」 
他的唇動了一下，沒能出聲，任海音不再問，解下背簍扯出布卷，先壓住肩背出

血最厲害的地方。 
他身子猛地繃緊，指尖抓進了泥裡。她也看清腰側另有一道傷，外袍上濕了巴掌

大的一片。 
「我知道疼，可血不能再這麼流，你若還有力氣便留著喘氣，別急著起來。」 
她挪開被血浸透的衣角，一件黑沉沉的東西從鬆散的腰帶間滑落，撞在石上發出

清脆的一聲。 
她伸手接住，玄鐵令，拇指擦過沾泥的令面，「金吾衛」三字清晰可見，翻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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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便是沈懷璟的名字。 
靖安侯府世子，金吾衛統領沈懷璟。 
這名字她知道，卻不是在海州聽來的。從前身在京城，靖安侯府的門第與聲望，

她再清楚不過。 
如今這位該在京中領兵的人卻隻身倒在藥娘山，連一個隨從也沒在身邊。 
她把令牌放回他衣內，壓低了聲音。 
「沈統領，你的令牌我收好了，這裡離山下不遠，我能去找人，可得先知道誰能

幫你。」 
聽見稱呼，他的眼睛重新睜開，那一瞬的目光仍很銳利，卻很快被疼痛折磨得渙

散。 
「別回城……有人找。」 
他說完便往下沉，任海音趕緊托住他的臉側，免得口鼻壓進草叢裡。 
「我不回，你先聽著，你傷得嚴重，我得替你找個能躺的地方，留在這裡不成。」 
男人沒有回答，她叫了兩聲，見他尚有呼吸，才將紛亂的念頭按下去。 
不能帶回榮安堂，也不能大聲呼救，追他的人敢對金吾衛統領下手，哪裡會把一

間小藥鋪放在眼裡？ 
她朝下坡望去，透過樹縫，恰能看見舊藥寮灰暗的瓦角，那裡隔著一片竹林，離

這處不算遠。 
方才出門，她還嫌祖父多塞了一卷布，此刻卻只恨自己帶得不夠。 
任海音先把布疊厚，暫且固定在傷處，又將背簍裡的藥草倒在麻布上，她試著扶

起他的上身，才一用力男人額上便冒出冷汗。 
「不行，不能這麼走。」她立即停下，「我去取塊板子，你別動，我就在下面，

很快便回。」 
她不知他聽見沒有，將水囊放在他手邊，提起藥鋤朝竹林下方奔去。 
舊藥寮的門只剩一邊還掛在門框上，另一邊早被人卸下，擱在牆根避雨。她試了

試木頭，沒有朽壞，便把門板拖了出來。 
門板比想的沉，邊角磕在石上，震得虎口生疼。她咬住牙沒有鬆手，直到看見草

叢裡的衣角才停下喘氣。 
男人仍伏在原處，眼皮卻動了動，任海音跪到他身旁，先去摸他肩上的布，外頭

已經又濕了一層。 
「沈統領，你能聽見就眨一下眼，我拿了板子來，得把你挪上去，可能會很疼。」 
他費力地看向她，目光在門板上停了一會兒，聲音低得幾乎聽不清。 
「下面……有人？」 
「沒有，那是採藥人從前歇腳的屋子，已經半廢棄，路口有竹子擋著，外頭看不

見裡面。」 
她把麻布鋪在門板上，捲起一端，墊在傷口不會直接壓到的地方，又將他的刀撿

回來，放到板旁。 
「往你沒受傷的這邊挪，我扶肩下，你若能借一點力便借，不能也別硬撐，慢慢

Cr
esc
en
t



來。」 
沈懷璟看了一眼她沾血的袖子，沒有立刻動，任海音順著他的目光低頭，才明白

過來。 
「這不是我的血，我沒受傷，你顧好自己就成，咱們先進屋，其他的待會兒再說。」 
他將尚能用力的手撐在地上，等她托穩，才一點點側過身，腰側被牽動時，他呼

吸驟停，指節繃得發白。 
任海音沒有催，直到他重新喘過氣才接著道：「再挪一點就到了，不急，我托著。」 
好不容易將人安置妥當，她背上已濕了一片，方才還嫌暮春的太陽不夠熱，這會

兒卻恨不得來陣風。 
她用粗繩將板頭繫牢，自己走在前面彎腰拉動。每過一處凸起的石頭，便停下來

把板尾挪正。 
平日幾步便能走完的路，如今望著藥寮的瓦角，竟覺得遠得很，男人的呼吸一下

重、一下輕，她不敢走快。 
「前面有塊石頭，我得抬一下。」她先說給他聽，「不是又要搬你，很快就能過

去。」 
繩子勒進掌心，她抬高板頭，腳下一滑，膝蓋撞上了石沿，門板往旁邊歪去，她

趕緊用腿抵住。 
沈懷璟突然攥住板側，替她穩住偏斜的那一頭，這一下用力，肩背的布立刻滲出

新血。 
「你別抓了，我已經站穩！」她聲音一急，又連忙壓低，「聽見沒有？鬆開，我

不會把你摔下去。」 
他的手慢慢鬆開，額上冷汗順著鬢角滑落，唇色比先前更淡。 
任海音蹲下來，把板前卡著的石塊挖開，手抖得握不牢藥鋤，她索性停下休息片

刻，才重新使力。 
「方才是我沒站好，不能怪你。」她喘著氣道，「剩下的路平些，我把石頭先清

掉，你等一等。」 
這回她不再急著拖人，先將沿途的碎石挪開，又把橫在路中的枯枝折斷，走回來

時，沈懷璟仍睜著眼。 
「閉著眼也沒關係，別費力看我。」她握住繩子，「若是不舒服就出聲，我聽得

見。」 
「妳的……膝蓋。」 
她往下看了一眼，褲腳蹭破一小塊，底下有些擦傷，與他身上的血相比，實在算

不上什麼。 
「還能走，沒傷著骨頭，你倒看得仔細，待會兒進屋，勞你也替我看看，哪塊地

不漏雨。」 
那道緊盯著她的目光終於放鬆了戒備，任海音沒再說話，將繩子往掌上換了個位

置，慢慢把他拉進竹林。 
到藥寮門口時，她幾乎連彎腰的力氣都沒有了，可抬眼看見門檻，仍得先放下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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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把那段鬆動的木頭抽開。 
板子終於越過門口，她蹲在地上喘了好幾口氣，才回身看他，「到了，屋子破是

破，好歹能遮住人，你先將就別嫌棄。」 
男人眼皮微抬，看了一眼斑駁的屋梁，氣息仍舊不穩，「比石頭……好。」 
任海音本來繃著一口氣，聽了竟想笑，笑意才到嘴邊，又被滿手的血壓了回去。 
藥寮裡比外頭暗，靠牆留著一張缺腿的木床，床面已爛了大半，只有灶旁那片地

還算乾燥，任海音沒敢再折騰他，便讓門板留在那裡。 
「你身上的衣裳黏著傷口得剪開，刀我不碰令牌也給你留著，你別費力護它們。」 
沈懷璟望向她手中的小剪，慢慢鬆開攥著衣襟的手。「能止住血？」 
「我先試，這道傷比我平日見的深，我不敢胡說能治好，可放著不管肯定不成。」 
她將水囊解下，省著水洗去手上的泥，才從衣裳破口處下剪，布料牽動傷口，他

的呼吸一緊，她便停下等他緩過來。 
「你可以出聲，這會兒外頭沒人，咬著牙忍，不會讓它少疼一點。」 
「妳聽得見……外頭？」 
「聽得見鳥叫，也聽得見風吹竹子。若真有人來，我會停，總不至於在這裡大喊

救命。」 
話是這麼說，她手上的動作仍放得很輕，直到沾血的布料慢慢鬆開，才發現傷比

方才在林中看見的更長。 
她頓了片刻，取出剩下的細布，重新折好。這兩年跟著祖父學的，哪一樣能用，

哪一樣不能冒險，她得分清楚。 
「肩上得再按一會兒，你往這邊側著。腰上的傷我也會看，不會漏掉。」 
沈懷璟挪動時，冷汗落進了眼裡，他閉了閉眼，等她托穩，才將壓在身下的手移

開。 
她按住布，感覺底下的溫熱慢慢透上來，心裡不免發慌，聲音卻沒有慌亂。 
「沈統領，跟我說句話。你方才從哪邊下來，是屋後那條山路，還是上頭竹林？」 
「竹林……南邊。」 
「我從南坡上來，沒看見人，你們若走散了，未必就是出了事，也可能各自找路

去了。」 
這句話讓他抬了抬眼，她沒有接著追問，低頭看住手裡的布，不再任意揭動。 
屋外的鳥啄了兩下瓦，碎屑落到門邊，任海音的肩膀隨之一緊，看清是鳥，才鬆

了半口氣。 
沈懷璟低聲道：「怕就……別看門。」 
「我若不看，豈不是更怕？看看也好，知道只是鳥，便不用猜是哪個人。」 
他看了她一會兒，似乎想說什麼，終究沒有說，任海音怕他又昏過去，換了個話

頭。 
「你認得這座山嗎？它叫藥娘山，我今日是來採藥的，沒想到背簍空了，人倒多

了一個。」 
「妳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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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藥又不是出門擺席，還得呼朋引伴？這邊的路我走慣了，原本半日便能回去。」 
她說到這裡，才想起還擱在林子裡的藥草，可這會兒不能鬆手，只好由它留在那

裡。 
「方才為了墊板子把藥倒了，等你好些我還得去撿，採了半日，不能白費工夫。」 
他的視線落在她被繩子勒紅的手上，說話時已比先前稍微連貫。 
「背簍在外頭，別忘了。」 
「我記著，不只背簍，拖你的繩子也得收，留在門邊，誰看不出這裡剛搬過東西？」 
說完，她才察覺自己的語氣太硬，可他沒有不悅，反而將原本要抬起的手放了回

去。 
「妳知道就好。」 
任海音望了望他的臉色，見他尚能應話，手裡那片新布也不再迅速浸透，才稍微

定了定神。 
「知道歸知道，眼下還得先顧你，你若好好躺著，我才能騰出手把外頭收拾乾淨。」 
腰側的傷比肩背淺些，仍不能草率。她處理得仔細，待兩處暫且包紮妥當，額前

的碎髮已全黏在了臉上。 
她坐回地上，才發現膝頭的擦傷也在疼，原來方才並非不疼，只是顧不上。 
「我得出去一趟，把東西拿回來。」她扶住門板邊緣站起，「你渴不渴？先替你

潤潤嘴。」 
他看向水囊，沒有逞強說不需要。 
任海音用乾淨的布沾了點水，先擦去他唇邊乾涸的血，「慢慢來，別急著吞，這

水是早晨煮好帶出門的，不是從溝裡舀的，你放心。」 
他含了一點水，緩過片刻，終於能問清一句話，「姑娘怎麼稱呼？」 
任海音收起水囊，沒有立刻答，男人的目光仍落在她臉上，既沒有催，也沒有官

家慣有的倨傲。 
「我姓任，海音。」她將字說得清楚些，「大海的海，聲音的音，你聽見就成，

別急著再問些什麼。」 
沈懷璟輕輕應了一聲，目光卻沒有移開。「任姑娘，今日……」 
「今日的事，留待你好了再說。」她打斷得很快，「這會兒說謝，聽著怪不吉利。」 
她說完，覺得自己又凶了一點，便將他散開的衣襟掩好，避開了傷口。 
「我不是要跟你發脾氣，你流了這麼多血，先歇著，能省一點氣力是一點。」 
沈懷璟看著她，終於沒有把那句話說下去，只將眼睛慢慢閉上。 
任海音在旁邊等了一會兒，確認他呼吸還算平穩，才小心站起，跨過門口時，她

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 
晨間還在為兩包退貨與幾枚銅錢費心，這會兒卻連下山的路都不能隨便走，她若

早知道會碰上他，大概會多帶兩卷布，還有祖父那只齊全些的藥箱。 
她先去收回背簍，把散落的藥草攏進去，又順著方才拖行的路看了一遍，濕地上

有一道斷斷續續的拖痕，幾處石邊還沾著血。 
任海音蹲下來，將沾血的落葉拈進布裡，可泥上那道拖痕並不是抹兩下便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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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越看心裡越沉。 
誰若一路找到這裡，必定知道有人搬走了傷者。 
她沒有把半座山翻亂，能收的先收，便趕緊折回藥寮。男人還躺在原處，聽見她

進來，眼睛微微睜開。 
「我回來了，背簍也拿著了。」她蹲下看他的傷，「布上暫時沒再透出血，算是

件好事。」 
他看著她，過了一會兒才低低問道：「外頭如何？」 
「眼下沒人，可咱們過來時留了些痕跡，這裡只能先躲一躲，不能當沒事，我得

再看看。」 
沈懷璟想抬起身，才離開門板一點，便疼得臉色更白。 
任海音伸手扶住，將他穩穩放回去，「你先別試，方才挪這一趟已很勉強，真有

人來，我會叫你，現在還不到那時候。」 
他停了片刻，將手移向身旁的刀。「把刀……放近些。」 
她依言把刀移到他伸手可及的地方，卻沒有就此放心，真到要動刀的時候，這兩

處傷哪裡還禁得起？ 
「我去門邊看，不走遠，若一直沒人，等你緩過來，咱們再商量怎麼找幫手。」 
沈懷璟應了一聲，閉上眼睛，她這才靠著灶沿坐下，把方才用過的東西一一收好。 
藥草、沾血的布、剪開的衣料，都不能扔在門邊，待背簍重新收拾妥當，她才摸

到那個被壓扁的炊餅。 
她望了一眼門外，將餅掰開吃了兩口，鹽菜本就放得少，這會兒又冷透了，嚼起

來實在沒什麼滋味。 
若在家裡，弟弟必定要問她，省下的兩枚錢究竟是給誰買白紙。她會說給祖父，

孩子就會搬著凳子守在她旁邊，直到她肯承認。 
她將餅重新包好，低頭看看兩手，指縫裡還有洗不淨的血，勒紅的掌心也起了水

泡。 
出門前答應過日落前回去，眼下卻不能再作準了，她得想個法子遞話，至少別讓

祖父急著上山找人。 
任海音起身走到門口，正想看看從屋後繞下去的路，迎面一陣風吹得竹葉齊齊翻

白。 
方才尚明亮的山坡暗了些，雲從西面慢慢飄來，遮住了日光，山裡的鳥忽然成群

飛起，往竹林另一邊去了。 
她停住腳步，仔細聽了一會兒，終於在葉聲之間聽見馬蹄。 
這裡平日多是採藥人與樵夫，很少有人騎馬上來，何況那聲音不是一匹，近了些

還有男人壓低的交談。 
「前頭不能騎了，馬留在這裡，你守著，別讓人從岔口過去。」 
另一人似乎不大情願，聲音粗啞，「他中了那一刀，還能跑到哪兒？方才上面找

不著，八成是往崖下摔了。」 
「沒看見人，誰敢回去交差？你若敢現在就回，我不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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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聲頓了頓，隨後便是落地的悶響與馬兒噴氣的聲音，任海音扶住門框，慢慢

把身子退了回去。 
果真是追他的。 
她本想回頭叫沈懷璟，嘴唇一動又忍住了，外頭還隔著竹林，她若在此時開口，

反倒先替人指出地方。 
「這山上有人走。」先前那道粗啞嗓音又響起，「你瞧，草是新割的，總不會都

是他的腳印。」 
「有人正好，攔住問，若是看見了人，叫他領路，別在這裡跟我磨蹭。」 
任海音不由想起自己倒在草叢裡的那堆藥，藥撿回來了，踩亂的青草卻還在，哪

裡是片刻間收拾得乾淨的？ 
幾個男人往林間散開，靴底踩過濕葉，聲響時斷時續，她站在屋內，能看見竹梢

晃動，卻看不見人。 
藥寮剩下的半扇門有一條寬縫，她緩緩移過去，想看清外頭的動靜，腳下忽然碰

到一片碎瓦。 
她立刻收住腳，心幾乎跳到喉頭，所幸瓦片只是擦著鞋尖，沒有翻過去。 
外頭有人咳了一聲，跟著吐掉嘴裡不知什麼東西，「怎麼一股藥味？這種地方也

能有藥鋪？」 
「你管什麼味道，沿著路找，那邊是不是有屋頂？」 
任海音屏住呼吸，往身後看去，沈懷璟仍閉著眼，刀就在手邊，肩上那片白布卻

已映出淡淡的紅。 
她不能再拖他走一遍。 
屋後的窗只剩半截框，外頭卻是窄溝，溝邊長滿倒竹，她一個人尚且不好過，更

何況帶著他。 
她提起衣角，無聲地走回門板旁，先將背簍推到灶後，再把地上的水囊收進去，

兩隻手明明已經很疼，此刻卻不敢慢下。 
「這裡有血。」 
外頭那句話落下時，她的手停在了繩結上。 
「石頭旁邊，還沒乾。人往下去了，這幾道痕是拖的，有人把他弄走了！」 
腳步聲立刻密了起來，先前尚隔著林子，此刻卻一道道直往藥寮逼近。 
任海音轉向屋裡，目光從塌了半邊的木床掃到灶後，又落回沈懷璟身上，她必須

找個能藏人的地方，不能讓他就這麼躺在門內。 
門外的竹枝被人撥開，枯葉擦過牆角，發出乾澀的聲響。 
她剛伸出手，一隻冷得驚人的手便握住了她。 
沈懷璟不知何時睜開了眼，那雙眼裡的倦意還沒散去，握著她的手卻很穩，他看

了看門口，朝她極輕地示意。 
不要出聲。 
下一刻，一道人影擋住了門縫裡的光。 
第二章 救命錢得另外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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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外的人沒有立刻進來。 
「這邊有腳印！」另一個聲音從屋後傳來，「泥還翻著，你過來瞧瞧。」 
擋住門縫的影子移開，靴底擦過石階，任海音才敢喘氣，腕上的手便鬆了，沈懷

璟的目光卻停在灶後。 
那裡疊著幾面破竹篩，底下是儲放藥材的舊窖口，她來時只想把人安頓好，竟把

這地方忘了。 
窖不深，當年為了搬運藥筐，入口做成斜坡，盡頭連著墊高的存藥臺，只是如今

荒廢了，也不知積沒積水。 
她跪著挪過去，輕輕移開竹篩，掀起木蓋一角，底下有股霉味，藉著門口透來的

光，尚能看見乾燥的臺面。 
任海音回頭，指了指窖口俯到他耳邊，「我把板子往下送，你抓著邊，別讓身子

滑下，疼也只能先忍著，我不能讓他們看見你。」 
沈懷璟沒有勉強起身，只把沒受傷那邊的手移到板沿，她將繩子繞過灶腳，壓低

門板前端慢慢鬆手，板底擦過坡面，響了一聲，兩人同時停住。 
屋後的人卻正在爭論，腳步轉了回來。「這是竹根，哪來的路？血明明在前頭，

你非讓我繞這麼一圈！」 
任海音咬住唇，將板子送到底，俯身把他的刀遞下去，才放下木蓋，竹篩重新壓

上，最上頭是她剛撿回的藥草，她來不及擦汗，便聽見有人跨過了門檻。 
「妳在這裡做什麼？」 
任海音猛地回身，膝頭撞著灶角，臉上那點驚痛倒不必裝，她抱緊竹篩，望著來

人腰間沒有收起的刀，「我採藥……你們找誰？方才外頭吵，我還以為是搶東西

的。」 
男人沒接話，先看她的袖口，再看地上沾血的破布，「那個受傷的男人呢？別說

沒見過，血都到屋裡了。」 
她低頭看了眼衣袖，像是這才明白躲不過去，抱著竹篩的手稍微鬆開，「他拿刀

指著我，讓我替他止血，我都照做了，他若犯了什麼事，跟我可沒干係。」 
「誰問妳有沒有干係？我問人呢！」 
「走了。」她朝後窗指去，「我說城在南邊，他又不肯去，問完路就從後頭出去

了。」 
男人朝後窗走，另一人跟著進來，先用刀鞘掀開了牆邊的舊麻袋，「他傷成那樣，

還能自己走？」 
「他能拿刀，就能逼我扶他，我敢不扶嗎？」她聲音發顫，「你們認得他，倒先

說他是誰啊。」 
那人不理她，踢開兩塊朽木，回頭看向灶邊，任海音的掌心已全是汗，卻不敢把

竹篩抱得更緊。 
「這裡怎麼少了塊門板？」 
「拿來搬他了，人醒了，嫌底下硌得疼，我又拖到裡頭去，你若要找，灶後便是。」 
她往旁邊挪了一點，露出窖口外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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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板確實在底下，只是板上還躺著一個人，她說這話時，連自己都能聽見心跳。 
男人蹲下，揪住一面竹篩，正要往上提，另一人已在後窗邊叫他。 
「這邊有新折的竹子，往下是什麼地方？」 
任海音立即望過去，目光卻不敢露出急躁。「石塘，下面有採藥人走的路，再過

去能繞到山西邊。他問過，我就說了。」 
「妳替他指的路？」 
「他拿著刀，我能說不知道嗎？我連藥都沒撿完，你瞧，根都是踩斷的。」 
她把篩裡的藥草撥開，底下果然沾著泥，幾莖嫩葉被揉得稀爛，男人看了看，鬆

手丟下竹篩。 
那是她方才為了拖人，清理窄溝旁的枯枝時留下的折痕，至於石塘的路，她沒說

假話，只是沈懷璟並沒有走。 
屋外忽然響起雨點，先是零落幾聲，轉眼便打得瓦片劈啪作響。 
窗邊的男人罵了一句，探頭朝下望。「再不追，什麼也看不見了，下頭都是石頭，

得趕在他出山以前攔住。」 
灶旁那人站起來，卻沒有馬上離開，他將刀往任海音腳前一指，眼神陰狠，「妳

最好沒騙人，我們若回來，發現人還在這屋裡，妳就陪他一塊兒死。」 
任海音往後縮了半步，竹篩撞上灶沿，藥草灑了幾株，「我連他姓什麼都不知道，

為什麼要陪他死？你們快去找，找著便知道我沒說謊。」 
那人又看了她一眼，才轉身出門，兩道腳步聲穿過竹林，漸漸被雨聲蓋住。 
她站著沒有動，直到外頭有人喊了一聲，要守馬的人一同下去，她才扶住灶沿，

緩緩蹲下。 
竹篩就在眼前，她伸手去搬，兩根手指卻怎麼也扣不住篩邊。 
「任姑娘。」底下傳來極輕的一聲。 
任海音終於抓住了竹篩，她將木蓋掀開一道縫，先看見沈懷璟放在刀柄上的手，

指節白得沒有血色。 
「走了，眼下走了。」她壓著嗓子，「你先別動，我等一會兒再開大些。」 
「妳有沒有傷著？」 
她低頭看自己的膝蓋，又看掌心，喉頭那口氣這才鬆下來，「沒有，方才撞了一

下，不礙事……你呢？是不是又扯著傷了？」 
他沒有說沒事，反而把肩側略讓了一點，讓她看見布邊滲出的血，「有一點，刀

挪開些，別讓我壓到。」 
她接過刀，擱在他手邊能看見的位置，才小心進了窖口，「我去拿乾淨的布，你

別再用力，方才那一下已經夠受的了。」 
雨水順著破瓦滴進屋裡，一滴滴落在門前，任海音蹲在暗處，手終於不抖了，背

上卻涼得厲害。 
方才只差一點，那個人便會把竹篩整面提起來。 
她不敢再往下想，將衣袖捲高，俯身重新查看沈懷璟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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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下密後，林間徹底暗了。 
任海音沒有立即將人搬回屋裡，舊窖臺面比窖底高出一截，窖口又能透氣，雖不

舒適，總比敞在門邊穩妥。 
沈懷璟閉目緩過一陣，再睜眼時，見她正將最後一截細布捲好，塞回已空了大半

的布包。「不夠用了？」 
「乾淨的就剩這些，你肩上這道傷太深，我得添些東西，光守在這也守不出藥來。」

她把他的外袍折好，墊在沒有受傷的那一側，才蹲回窖口邊，「你出京總不會一

個人吧？有誰能找，長什麼模樣？先說明白，我才好想辦法。」 
「副統領周驍，還有兩名親衛。」他停了停，等氣息平穩才繼續，「在林子裡走

散了。」 
「他們知道你往這裡來嗎？」 
「未必知道，他們會找我，但不會直接進衙門報信。」 
任海音聽出意思，將原本想說的話嚥了回去，「所以我也不能去，方才那些人不

像尋常山賊，連你往哪裡走都先算好了。」 
沈懷璟看向窖口透進來的天光，眼神沉了些，「我奉命查一件案子，不宜驚動地

方，今日的事在分清來歷之前也不能交給旁人辦。」 
「我不問你查什麼。」她說得很快，「我只要知道，怎樣才能找到肯幫你的人。」 
他將周驍的身形相貌簡單說了，又補了一句，「認人不能只憑相貌，妳見到疑似

的人也先別帶來，問他最後一次換馬是在何處。」 
「他若答得對，我再回來跟你說？」 
「嗯，只是別為這個進城尋人，先顧妳原本要辦的事。」 
任海音想了想，將水囊挪近他的手，「我得給家裡傳話，我祖父還等著我回去，

我若連話也沒有，他一定會上山找。」 
「妳家裡只有祖父？」 
「還有個弟弟才十歲，他若跟著來，別說幫忙，不嚇哭我就謝天謝地了。」 
說完她又覺得不公平，弟弟其實比許多孩子懂事，只是眼前這些事，本就不該讓

他碰。 
「我去下面的岔口看看，有個常來買藥的樵夫今日要送柴進城，興許還遇得著。」 
沈懷璟的視線移到她袖上的血，任海音跟著看去，不待他開口，已把外衫解了下

來。 
「這件得留著，不能穿去見人，我背簍裡有罩衣，採藥時擋刺用的，套上便好。」

她動作俐落，顯然不是臨時才想起。 
「任姑娘，妳祖父若問，別說這只是小傷。」沈懷璟沒有再叮囑，只在她拿起藥

鋤時叫住她。 
她手上一頓，回過頭來，「我知道瞞不過，他看我討什麼藥便知道輕重，我也沒

打算拿小傷騙他。」 
「那就好。」他聲音低了些，「請他把妳要用的東西備齊，別為省藥耽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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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海音看著空布包，嘴角終於動了一下，「你放心，該用的我不省，只是這筆錢，

往後得有人認帳。」 
「我認。」 
答得這樣快，倒讓她準備好的後半句說沒說出口，她將藥鋤別好，順手把門邊的

碎瓦踢到牆根，「好，你自己說的，我回來以前別試著起身，水就在手邊，不必

伸長手去拿。」 
她取了包藥的紙，用冷炭寫下缺的物品，又寫明兩處傷勢。 
沈懷璟看著她將紙折好，才把手移到水囊旁，「路上當心。」 
任海音應了一聲，將斗笠壓低，走進雨裡，沈懷璟聽著她的腳步遠去，直到再也

分不清，才閉上了眼。 
 
山腳的柴棚還亮著火，任海音走近時，楊伯正把浸濕的繩子擰乾，看見她，他連

忙招手，「這時候才下來？妳祖父說妳只走南坡，我還以為妳早回去了，來，先

躲躲雨。」 
她沒進棚裡，只在簷下停住，將一張折好的藥單遞過去，「楊伯，您進城時能替

我跑一趟榮安堂嗎？我碰著一個傷患，今晚得留在藥寮。」 
「傷得重不重？我這裡有扁擔，等我把柴放下，跟妳去抬，總好過睡那間破屋。」 
「他挪不動，得先養著，我寫了要用的東西，勞您帶給祖父，再替我捎句話。」 
楊伯把藥單放進乾燥的內袋，見她罩衣底下還露著一截沾血的袖邊，不免擔心，

「妳沒傷著吧？這滿身的泥，別是救人時自己也摔了，反而不敢回家。」 
「只是蹭破點皮，不要緊，您告訴祖父，我明早到這裡取東西，請他別冒雨上山。」 
「妳這丫頭，他能不擔心？我見著他就直說，到時他要怎麼辦，妳可別怪我。」 
任海音沒有央求他隱瞞，只把斗笠上的水抹了抹，「您照實說就好，我若能回去，

早回去了，不留在這裡陪著，人怕是真要出事。」 
楊伯歎了口氣，從柴棚角落拿起一只小陶罐，又包了些乾燥的引火物，「這個先

拿著，省得摸黑找，罐裡的米熬稀點，夠妳吃兩頓，明日我再替妳捎東西。」 
她接過來，摸了摸袖袋，楊伯已先把手揮開，「米錢回頭再算，妳祖父給我看腿，

也沒追到家裡討，快去，別把傷患丟太久。」 
 
 
天擦黑時，藥單送到了榮安堂。 
任老爺子看完，便取下壁上的藥箱。 
任海川扒著櫃沿，踮起腳去看那些緊密的小字，「姊姊沒寫什麼時候回來？」 
「寫了，等人能移動就回。」老人把紙往旁邊挪，「去拿乾淨的舊布，別拿你那

件破衣裳充數。」 
楊伯站在門邊甩去斗笠上的雨水，見老人換了外出的鞋，連忙勸道：「山路滑，

您今晚可別上去。」 
「刀傷不是鬧著玩的，她要這些東西，人就傷得不輕，我得去看過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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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雨裡走山路，您若摔了，姑娘可得照料兩個，我明早上去，您有什麼話一併

交給我。」 
老人望著門外，手仍扶在藥箱上，過了片刻，他終究坐回櫃後，抽出一張紙，「告

訴她，血若還止不住，或人越來越糊塗，就得設法求援，不能只守在旁邊等。」 
「我記下了，您寫給她，免得我少說一句，姑娘聽岔了。」 
任海川抱著布跑出來，又從懷裡掏出幾枚銅錢放到藥箱旁，「祖父，把這個也給

姊姊，她出門只買了一個餅，現在肯定餓了。」 
老人看著那幾枚被握得溫熱的銅錢，伸手替孫兒擦去袖上的灰，「山裡哪有地方

買餅？去把米袋拿來，她罩衣不擋寒氣，乾衣也得添一套。」 
任海川答應得很快，跑了兩步，又回頭望向門外，「楊伯，您見著她，就說我把

藥全收好了，一點雨也沒淋著，讓她不用惦記。」 
 
 
藥寮的灶火點起時，沈懷璟已醒了一會兒。 
窖口的木蓋敞著，任海音把陶罐放上灶，灶煙順著破煙道往外走，雨還在下，屋

裡終於不那麼冷了。 
她先摸了摸他的手，又看過傷處，才把濕透的罩衣搭遠些，「口信送出去了，明

早有人帶藥來，我借了點米，晚些能吃熱的，不用啃冷餅。」 
「妳自己吃了沒有？」 
「吃過半個，剩下的先擱著，我看這罐子不大，怕咱們兩個分，誰都分不著幾口。」 
沈懷璟望了眼窖口外晃動的火光，沒問她從哪裡生出的火，也沒嫌屋裡煙氣重，

「先給妳自己盛碗，妳忙了一日，空著肚子，夜裡未必撐得住。」 
「我會吃，你也得吃，先說好，米是借來的，不是天上掉的，也得記在帳上。」 
「一併記。」 
她聽見這三個字，終於有力氣笑了一下，「你連多少都不問，就不怕我開個你付

不出的價？山裡沒旁人，誰也不能替你作證。」 
「妳若只為錢，方才便不用擋在灶前。」 
任海音手裡攪粥的竹片停了下，過了一會兒才重新動起來，「也未必，他們拿著

刀，看著就不像會付錢，你雖然眼下麻煩些，總還有個衙門可找。」 
「找金吾衛討帳？」 
「有什麼不成？你不在，我便問哪個人管發俸銀，當著那麼多人的面總不至於賴

我。」 
沈懷璟略抬了抬嘴角，隨即便因肩背的疼痛停下，任海音見狀也收住了話。 
她把熬好的粥放涼些，用僅有的一個碗餵他吃過，便坐在灶邊吃自己的，雨打屋

瓦，偶爾有一兩滴濺到鞋尖。 
吃到一半，窖裡傳來他的聲音，「剛才那兩個人，說話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她將碗放下，仔細想了一回，「先進來那個說得快，後頭那個嗓子粗，一直催著

走，他們都不大像海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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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叫出誰的名字？」 
「沒有，他們怕回去交不了差才找得這麼緊，那個嗓子粗的倒像認定你已經死了。」 
沈懷璟沉默了一會兒，手指慢慢鬆開，任海音看著他，沒有追問那些人究竟替誰

辦事。 
「你方才不是說周副統領也在找你？明日添了藥，我就有工夫想想怎麼留話。」 
「不急在今晚。」他抬眼看她，「灶裡還有火，妳把濕鞋烘一烘，坐下歇著。」 
她低頭才發現鞋面仍往外滲水，忙的時候不覺得，一停下來，腳趾竟凍得有些發

木。 
「那你若疼得厲害就叫我，別當我已經累了，想著忍忍便過去，這事不能省。」 
「好。」 
這回他沒有再多說，任海音把鞋挪近灶旁，耳朵卻一直留意窖裡的聲息，連粥也

沒能慢慢吃完。 
同一場雨也落在海州城裡。 
周驍換了身搬貨人的短衣，進了城西的貨棧，兩名親衛已在後院等著，一個手臂

纏著布，另一個剛從街上回來。 
門一掩上，他先問的是當鋪，「那頭有沒有動靜？掌櫃可還照常出入？」 
「午前還在櫃上，東西沒挪走，也沒見有人來贖，只是對街多了兩個生面孔。」 
周驍將濕透的腰帶解下，裹刀放進草蓆裡，「先別碰他們，大人交代過，盯住東

西從哪裡來，不是拿了便算交差。」 
「可大人還沒找著，咱們只有三個人……」 
「所以更不能亂。」周驍指向受傷的親衛，「你留城裡，按原定的法子盯哨，另

一路，我去查。」 
剛回來的親衛把聲音壓得更低，「幾家客店都問過，沒有重傷的客人，不過，已

有人搶在咱們前頭，四處問肩背帶刀傷的男人。」 
「穿官服還是常服？」 
「常服，說是家中護院走失，還許了賞錢，傷在哪裡說得一點不差。」 
周驍眉間一沉，他們原先只顧著找人，這才發現城裡也有人等著。 
「大人若知道有人守著，便不會進城，明日從南坡找起，先看山徑，別一頭紮進

鋪子問。」 
「我跟您去，只是今日那夥人究竟什麼來歷？咱們沒打旗號，他們怎會認得？」 
「不只認得，他們連斷車擺哪裡、溝對面留幾個人都算過，不是臨時起意。」 
周驍攤開從衣內取出的路圖，用一粒豆子壓住伏擊處，「回這條溝找，他們忙著

追人，應該來不及收拾乾淨，或許能找出一點來歷。」 
「屍首恐怕已被收走，咱們退時，我看見有人往溝裡拖。」 
「雨這麼大，溝水漲得快，未必能收乾淨，若還有一具，就不算白走。」 
受傷的親衛看了看他的手，虎口裂著，剛換上的短衣也已透出一點血色，「您也

歇一歇，我去買吃的，回來把傷裹好，明早還得走山路。」 
周驍這才坐下，將路圖重新折妥，「分開買，別三個人一齊出去，有人問起，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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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等貨，不認識什麼受傷的護院。」 
門再次掩上，院裡只剩雨聲，周驍將路圖移近油燈，重新看向南坡那幾道岔路。 
 
 
夜裡，任海音醒了幾回。 
有時是因雨落得太急，有時是聽到沈懷璟換氣比先前重，她每回都過去看看，待

確認傷處沒有再大出血，才縮回灶旁。 
將近天亮時，她才睡沉，再睜眼，先聽見的不是雨，而是竹葉上水滴落的聲音。 
沈懷璟仍醒著，見她坐起，低聲道：「雨停了有一陣，外頭沒聽見人。」 
「你一直沒睡？」 
「睡過，傷口疼，醒了便順道聽著，不算妳一個人守夜。」 
她揉了揉眼角，過去查看他的臉色，「這可不能長久，你得養傷，我也不能整晚

不睡，今日得挪出空來，各自好好歇一回。」 
「妳先去取藥，回來再說，我的傷還沒到離了人一刻就不成的地步。」 
「那也得讓我看過。」她沒有停手，仔細查看包紮處，「還好，比昨晚乾淨些。」 
直到他喝了水，她才收好背簍下山，楊伯果然已在柴棚等著，腳旁多了一個用油

布裹好的籃子。 
「姑娘，妳祖父差點連夜上山，我好說歹說才攔住，妳今日可得給他準話。」 
任海音先看祖父的信，讀到叮囑的幾處，神色也認真起來。 
「血量比昨日少些，人也清醒，夜裡沒有發熱，您替我照實回。」 
「這幾句我記得，還有，他說傷口若不對，就得想法子請人，不能靠幾包藥硬拖。」 
「我懂，今日我多看幾回，晚些再遞話，需要他來，我不會瞞著，逞這個強有什

麼用？」 
楊伯聽了才放心，將籃子交給她，又從袖裡取出一小包碎米，「這是妳弟弟後來

追出來添的，說他上回挑米，這些也能吃，讓妳別嫌。」 
任海音接過，指尖摸到布包外一個歪歪斜斜的結，忍不住笑了，「他該不是把留

著餵雞的也包來了？我明明分了兩袋，他一急，什麼都往裡塞。」 
「妳祖父看過，能吃，放心吧，別站著了，東西送到，我也得回去報平安。」 
任海音向楊伯道謝，轉身回了山上。 
晌午前，雲稍稍散了，日光從破窗落進藥寮。 
換過藥，任海音將沾血的布收妥，又照祖父的叮囑仔細看了一遍，肩背的傷依然

嚴重，所幸沒再像昨日那樣不停滲血。 
「少說得歇幾日，不能再抬手用刀。」她將外袍替他墊穩，「你若想下山，眼下

也只能想想了。」 
沈懷璟沒有再試著坐起，只把手留在身側，「那就等周驍，讓人拿軟兜來，比妳

一個人拖門板穩妥。」 
「你也知道不穩妥？」她抬眼瞥他，「昨日那段坡，我今天再看，都想不通怎麼

拉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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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把路上的石頭搬得很乾淨。」 
「那是摔過才記得，我若早些想明白，你也不用多流那麼些血，白費一卷布。」 
「任姑娘，沒那卷布，我未必能活到現在。」他說得平實，沒有刻意放軟聲音。 
任海音蹲在他身旁，原本還有話，到了嘴邊卻慢了些，「那就好好養傷，我搬都

搬回來了，總不能最後還得跟祖父說，藥用了，人沒留住。」 
他看著她，過了片刻才應道：「等我能動，一同把門板放回去。」 
她起身去灶邊添水，沒再往下接話，只是走到窗口，摸著被太陽曬暖的窗框，心

裡終於不像昨夜那樣慌了。 
籃子裡除了藥，還有米、鹽、幾件舊衣，連寫藥方的筆墨也備了。任海音把祖父

列的用藥單收在一旁，另拿了一張包藥的紙。 
沈懷璟聽見翻動紙張，目光移過去，「又要寫信回家？」 
「列帳，祖父把買價都寫來了，省得我算少回去對不上，還得自己墊上。」 
他望向那張紙，只見字寫得端整，與她袖口沾的泥全不相稱。 
她寫了幾行，眉頭卻慢慢擰起，「不對，布不該算這麼多，有一半還乾淨，往後

不一定用得完，不能先全算你頭上。」 
「未用的先記在旁邊，最後一併核對。」 
「這倒省事。」她依言劃了兩行，隨後將紙側拿過去，「藥、布、米，這幾樣你

先確認。」 
沈懷璟看了一遍，指尖停在最後一行下方，「這裡為什麼空著？」 
「那是救命錢，跟藥錢兩回事，救命該算多少，我還沒想好，不能胡亂往上填。」 
「妳往常沒收過？」 
「我往常也沒從半山上拖過金吾衛統領，這種活計，哪個藥鋪掛牌標過價？」 
她答得理直氣壯，倒讓沈懷璟眼裡有了點笑意，「那等下山，妳想好了再填。」 
「還有那塊門板，邊角拖裂了，得修。」她往紙上添了一筆，「不是咱們的，更

不能弄壞就走。」 
「這筆我認，只是任姑娘，妳把自己的手傷漏了。」 
任海音低頭，才發現掌上的水泡已磨破一個，昨日只覺得疼，今日寫字時反而有

些使不上力。 
「這個不用記，擦點藥就好，你的傷重成這樣，我再拿這個算錢也太像占便宜了。」 
「我不是讓妳算錢。」他看了眼她未洗乾淨的手，「是讓妳也擦藥。」 
任海音一時沒接上話，手裡的筆懸著，墨慢慢聚成了一滴，她趕緊移開，仍在紙

角落下一點黑。 
沈懷璟看見了，卻沒有笑她，「帳可以晚些寫，這兩日我想賴也走不了。」 
「你這話倒是真的。」她把筆擱下，捧了水來，「我洗手你看著灶，粥若撲出來

就叫我。」 
「我在這裡看不見鍋。」 
「聞得見總行吧？米不多，若糊了，咱們晌午便只能多喝幾碗水，假裝已經吃飽。」 
他應了，果然沒有再問別的，她洗過手，替掌心和膝頭擦好藥，才重新把紙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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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那滴墨正好落在空白的末行，看著像已收了一枚黑乎乎的錢。 
她忍不住對著紙笑了，將它攤在灶旁乾燥的磚面上。 
窖裡的人聽見偏頭望來。「這麼快就想好價錢了？」 
「還沒有，我在想這帳單若讓我弟弟瞧見，他一定先問，這麼大的墨點要不要也

算進去。」 
「墨也是花錢買的？」 
「他那幾枚買紙的錢存了好些日子，自然捨不得，祖父教他寫字，他都要先在沙

盤上練。」 
沈懷璟看向旁邊的筆墨，沒有立刻接話。 
任海音將筆尖重新蘸濕，把紙上幾個數字寫清楚，「不過，他說等字寫好了，就

替祖父抄藥方，省得祖父看完診還得對著燈瞇眼睛。」 
「他也學認藥？」 
「學，學得可起勁，如今認得幾味，就站在藥櫃旁等人問，沒人問他還有點失望。」 
「妳不讓他開抽屜？」 
「他得踩凳子才搆得著，我怕他摔，讓他先管底下兩排，他嫌少，我可不敢答應

多的。」 
話音才落，一股米香便從灶上漫出來。 
沈懷璟還未提醒，她已轉過身，拿起布包住罐柄，「好險沒糊，沈大人，今日這

頓算我做成了，你可別等吃完又說不如京裡的。」 
「我沒說過。」 
「先講好，免得你待會兒才想起來嫌，這裡既沒有肉，也沒有菜，就一罐粥，沒

別的可換。」 
「有人把我從石坡拖回來，還肯給口熱食，我已經不挑了。」 
任海音端著碗回到窖口，蹲下時特地避開擦傷的膝蓋，她看了看他，語氣比方才

緩和了一些，「那就多吃兩口，吃得下夜裡也睡得好些，等你的人找來，總不能

還是昨日那副模樣。」 
日光照著藥寮半面牆，風吹進來，已不帶昨夜的濕冷，她將粥吹涼，等他慢慢嚥

下，才又舀起一匙。 
那張帳單留在灶旁，藥錢清楚，布錢清楚，最末一行卻始終空著。 
午後，任海音把潮了的衣裳攤到窗邊，又在屋旁採了幾株能用的草藥，她沒走遠，

抬頭便看得見藥寮的瓦角。 
回屋時，沈懷璟正側身倚著折好的外袍，借一點天光看她留下的空白紙。 
「紙筆還要用嗎？借我一會兒，我記幾個地方，免得睡過又記岔。」 
「你說，我寫，字若歪了不能嫌，我這隻手今天也不大聽使喚。」 
他報了幾處地名，從換馬的驛站到遇伏的岔路都說得清楚，直到林中傳來的那道

嗓音，他卻停住了。 
「還有呢？」她等了一會兒，抬起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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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聲音像聽過，一時想不起在哪裡聽過，先不寫，沒認清的人不能記上。」 
任海音將紙摺好，放到他衣內，與玄鐵令擱在一起，「那先歇著，祖父說人一累，

原本記得的也會忘，等睡好了，說不定就想起來了。」 
「妳也該睡一會兒，這裡已經能聽得見山路的動靜，有人過來我叫妳。」 
她朝門口看去，沒有立即答應，沈懷璟順著她的目光望了望，又把話說得更清楚。 
「我不出去也不起身，若需要有人幫忙還得叫妳，妳不必怕我又把傷口扯開。」 
任海音這才把空籃子翻過來，墊在乾衣下，「那我先睡，等你睏了換你，夜裡也

這麼輪著，總好過兩個人都熬不住。」 
她在灶旁坐下，背靠著牆，原想只閉眼片刻，卻很快睡沉，沈懷璟把視線移向門

口，沒再翻那張紙。 
 
 
傍晚，周驍在山南的舊水磨旁找到了被雨水沖下來的屍首，人卡在斷木與石縫之

間，臉朝下，半邊衣裳泡在水裡。 
親衛伏在岸上看過，回頭壓低聲音，「是昨日那夥人的衣裳，我下去您拉住繩子，

別讓他再往下漂。」 
兩人費力將屍首拖上岸，先挪進荒草遮住的牆後。 
周驍擦去死者臉上的泥，動作忽然停住，「我見過這個人。」 
親衛蹲到另一側，先解開死者的刀鞘，他沒找到官軍的印記，倒從腰帶內抽出一

枚小銅牌，「這是什麼？沒有名字，只有一個缺口，像是跟另一半合用的。」 
周驍接過翻到背面，指腹擦過那道不起眼的舊暗記。 
傅案查辦時，這種銅牌曾從傅家的外院搜出，用來讓私下跑腿的人進出，不必每

回留下姓名。 
「傅府的東西。」他將牌面轉給親衛看，「記得查封時收出的那一匣子嗎？刻法

相同。」 
親衛的臉色立刻變了，「傅家？閣老已經伏法，底下的人散了，誰還能調得動這

麼多人？」 
周驍沒急著回答，重新看向死者，這人的眉尾有一道舊疤，他曾在傅府門前見過，

「他跟的是傅長州，傅案發時，府裡的人說他隨傅長州在外，一直沒回京。」 
「所以不是傅家散出去的舊僕，碰巧被旁人收用了？」 
「先看還有什麼，別只憑一枚舊牌就下定論。」 
親衛將腰帶內層翻開，摸到一包薄薄的油紙，紙包封得緊，裡頭是一張摺小的領

銀憑帖。 
周驍藉著將暗的天色展開，目光先落在日期上。 
昨日。 
帖上列著這一行人領過的銀數，另有事成後再付的餘銀，末尾壓了一枚小印，旁

邊還有手押。 
「長州。」親衛低低念出那兩個字，又抬頭看周驍，「他竟讓人帶著這個？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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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咱們手裡？」 
「替他賣命的人也怕收不到銀子，他如今已是朝廷緝犯，未必還在乎多添一樁罪，

只想買到肯動手的人。」 
周驍將憑帖貼近眼前，細看那一筆手押，查傅案時，他看過傅長州留下的銀錢文

書，連收尾的習慣都相同。 
「先收好，回去還得核對，死者身上別的東西也一併帶走，不能只取這張領銀憑

帖。」 
親衛照辦，收起腰牌時仍忍不住問道：「他是回來替傅家報仇的？」 
「眼下還不能斷定，他知道大人出京，又把人手放在海州路上，我們得弄清楚他

到底知道多少。」 
水從斷木間流過，天色已快暗透，周驍把油紙包放進貼身內袋，站起身來，「明

日一早，去查城裡這幾日雇人的地方，也問問，有沒有替大批外鄉人送過飯。」 
「您呢？」 
「我沿南坡找大人，傅長州的人已在城裡問傷患，不能讓他們先找著。」 
親衛牽來馬，周驍上馬前又回頭看了一眼，昨日圍殺他們的人，如今只剩一具無

人收的屍身，懷裡卻揣著尚未領到的銀錢憑帖。 
那筆餘銀旁邊，還有一行小字—— 
驗明沈懷璟首級，付清。 
第三章 九鳳朝珠簪 
第三日清早，暮春的薄霧還罩著藥寮，任海音便聽見有人在竹林裡問路。 
那人問的是舊藥寮。 
她手裡的藥杵停在半空，先望向窖口，沈懷璟已睜開眼睛，沒有急著摸刀，只抬

手示意她聽清楚。 
「不是昨日那幾個。」她輕聲道，「嗓音不一樣，可找的地方一樣。」 
沈懷璟聽了一會兒，眼神微微變了，「像是周驍，妳別急著帶進來，照先前說的

問。」 
任海音將藥杵放下，沒有立刻出去，「你還沒告訴我，最後換馬的地方叫什麼，

我問得出，總得知道他答得對不對。」 
「柳河驛。」他頓了頓，又道：「換下的是一匹跛了左前蹄的黑馬。」 
她記住了，將木蓋虛掩，拿起背簍走出門，竹林下方站著兩個人，一個是背柴的

樵夫，另一個穿短衣腰背卻挺得很直。 
樵夫只說不清楚便沿岔路走了。 
短衣男人轉過頭看見任海音，目光先落在她背簍裡的藥草上，「姑娘，請問上頭

可是採藥人歇腳的地方？」 
「有間破屋。」她停在幾步外，「你找人，還是找地方避霧？」 
那人朝屋頂望了一眼，沒有往前，「找人，一位姓沈的公子，前日與我們走散，

身上有傷。」 
任海音扶著背簍的手收緊了些，臉上卻沒露出喜色，「傷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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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背，還有腰側，我姓周，是他的隨從。」 
昨日那夥人也知道傷在何處，這幾句不能作準。 
「你們打哪裡來？他最後一次換馬，是在哪個驛站？」她看著眼前人，問得像隨

口搭話。 
男人原本緊繃的神情忽然鬆了些許，卻沒有搶著問她人在哪裡，「柳河驛，那匹

黑馬左前蹄有傷，換馬時是我替他卸的鞍。」 
任海音對上了答案，仍指了指路旁的大石，「你在這裡等，我去問一聲，沒叫你

先別過來。」 
「姑娘，他還好嗎？」周驍終於忍不住往前一步，又立即停下。 
「醒著，也能說話。」她看見他眼下的青色，語氣緩了些，「你先等著，我很快

便回。」 
她回屋把問答說了一遍，沈懷璟聽完扶在板沿的手才慢慢放鬆。「是他，請他進

來。」 
周驍跨進門時，先看見灶、破床和攤在磚上的藥草，竟沒找著人，任海音把竹篩

移開，朝窖口一指，他的臉色立刻變了。 
「大人！」 
「聲音小些。」沈懷璟望著他，「人還活著，不必喊得滿山都知道。」 
周驍俯身下去，見他連起身都難，話到了嘴邊先咬緊了牙。 
「屬下來遲，昨日找到水磨那頭，入夜才折回，竟沒想到您在這邊。」 
「另外兩人呢？」 
「都活著，一個傷了手臂還能做事，留在了城裡，另一個在山口等候。」 
任海音站在窖口外，聽見三個人都沒有折損，心裡也跟著放鬆了些。 
「你的虎口裹過藥沒有？」沈懷璟看著周驍的手。 
「裹了，不妨礙，大人，先別顧我，您這傷……」 
「有人照料，比留在林子裡好得多。」他轉向任海音，「多虧這位任姑娘。」 
周驍退上窖口，鄭重拱手。 
任海音趕緊扶住他差點碰到灶角的手肘，「先別行禮，地方小碰翻藥罐就白熬了，

你來得正好，我有事請你幫忙。」 
「姑娘儘管吩咐。」 
「我祖父懂得比我多，得請他來看看，只是他上了年紀，山路又滑，勞你找人接

一程。」 
周驍立即應下，沒有嫌她把自己當跑腿的人使喚。「藥鋪叫什麼？人接來以前，

可有什麼要先備的？」 
「榮安堂，在南街，他知道我留在山上，藥也是他送來的，你報我的名字就成。」

她將祖父交代的幾樣東西寫在紙上，遞出去前又低聲補了一句，「別在街上說刀

傷，昨日也有人找他，你們知道吧？」 
周驍接紙的動作一頓，抬眼看她，「知道，姑娘放心，我會先把附近看過再去接

人，不讓人跟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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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海音這才讓開。 
周驍出去交代等在山口的親衛，折返時衣襟裡多了一只裹得仔細的油紙包。 
任海音提著水罐出去後，周驍才把油紙攤在乾燥的板角，先將那張領銀憑帖放到

沈懷璟眼前。 
「昨日找到一具屍首，是跟著傅長州的舊僕，銅牌與憑帖都在他身上。」 
沈懷璟看清末尾的小字，眼神冷了下來。「難怪有人吩咐別傷了我的臉。」 
周驍驀地抬頭，「您也聽見了？」 
「在竹林裡，沒看見人，那嗓音有些耳熟，當時來不及細想。」他示意周驍將憑

帖挪近些，仔細看過日期與手押，「字與印都像，還得找人核對，傅長州自己未

必露面，不能只守著昨日那條路找。」 
「屬下明白，只是他父親已因假傳先帝詔書伏法，他再回來殺人，難道還能替傅

家翻案？」 
「不能翻案，不妨礙他想殺我。」沈懷璟說完，視線重新落在那枚小印上，「我

不明白的是他怎麼知道我出京，又怎麼知道該在哪裡攔截。」 
周驍將銅牌翻過來，放在憑帖旁。「沿途的客舍，我問過兩家，都說先前有人打

聽京裡來的武官，只是未曾提您的名字。」 
「在我們到以前？」 
「是，第一家還以為有人等著送貨，問我要不要留話，我沒應。」 
沈懷璟沉吟片刻，沒有急著把這幾句話當作答案。 
「問過不只一人，便不是拿著我的行程守候，把打聽的日子對清楚，別全混在一

起算。」 
「城門與商路也查？」周驍問道，「傅家在宮裡的人已經清過，屬下原先還以

為……」 
「先看證據再說，別因為接的是密旨，就認定消息一定從宮裡出去。」沈懷璟說

了這許多話，氣息已比方才重，周驍收起憑帖，起身想去叫任海音，卻被他攔住，

「我歇一會兒就好，城裡那件事，還有誰在看著？」 
「留在貨鋪的人照原定的辦法查，沒動那件東西，也沒驚動掌櫃。」 
「兩頭都不能斷，把貨鋪的落腳處分開，別讓找傷患的人一路找到查當鋪的人。」 
周驍記下，目光又掃過窖裡狹窄的地方，「屬下尋間偏僻些的屋子，請人把您抬

下去，這裡連床也沒有，如何養得好？」 
「等大夫看過再議，任姑娘說還不能移動，昨日只挪了一回，便又出了血。」 
提到流血，周驍的嘴抿得更緊了。 
沈懷璟卻朝窖口看去，聲音放低了些，「她本來只是上山採藥，附近若留了可疑

的人，先清楚去向，別讓人找到她家。」 
「我會查，榮安堂也會先看過，不讓姑娘平白受牽連。」 
門外恰好響起腳步，任海音端著水回來，看見周驍已收起東西，便將一只粗碗遞

給他，「你也喝一口，早飯吃過了沒有？若沒吃，籃子裡還有餅。」 
周驍接過碗，才發現自己從清早找到現在竟連水也沒喝，「多謝姑娘，銀錢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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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這幾日用了多少，先算給我。」 
「帳在灶旁，你看得懂就先看，不是樣樣都用完，不能一包送來全按一包收銀兩。」 
他拿起那張有墨漬的紙，看見末尾，神情稍微一頓。 
任海音正給沈懷璟遞水，抬眼便看見了，「怎麼，那一行不能寫？」 
「不是。」周驍趕緊放下紙，「姑娘救命的恩情，自然不能只算幾包藥。」 
沈懷璟就著她扶穩的碗喝了一點，才淡淡插話，「別替我抬價，她還沒想好，你

這樣說倒像催她多填一些。」 
任海音險些把水晃出來，趕緊收穩手，「原來沈大人也會講價？昨日答應得這麼

快，我還以為你從來不看帳單。」 
「看，所以知道最後一行還空著，還備註不能以身相許。」 
周驍端著碗，一時竟不知道該不該接話，他跟隨多年，還沒見過主子傷成這樣，

卻與人爭論一張藥錢單。 
任海音看出他的為難，先把話收了。「別當真，我逗他的，你先吃餅，等我祖父

來了，有你出力的地方，不會讓你閒著。」 
周驍應了一聲，將帳單平平整整壓回原處。 
沈懷璟看著她把碗放下，眼裡那點冷意也暫時淡了。 
 
 
午後霧散，任老爺子由親衛扶著上山，才跨進藥寮便先尋孫女，「人呢？信裡只

肯寫傷患，自己的膝蓋受傷還得妳楊伯告訴我。」 
任海音接過藥箱，順手扶住祖父，「擦過藥了，走路也不疼，您先看他的，我這

點傷還不值您翻藥箱。」 
「小傷就不是傷？」老人瞪她一眼，又看向灶後，「怎麼讓人住到底下去了？」 
她領祖父走近，將經過簡單說明，沒有把追兵搜屋的事省去，「昨日實在沒處藏，

好在底下乾燥，這會兒有人守著，您看能不能挪出來？」 
任老爺子聽完，先看了看守在門外的人，才轉向沈懷璟，「先別忙著挪，聽得清

我說話嗎？昨夜吃了多少，有沒有吐出來？」 
沈懷璟一一回答，沒有拿還好敷衍。 
老人看過傷處，眉頭皺得更深，「前日到現在，除了那兩回搬動，還有沒有勉強

起身？」 
「沒有，任姑娘不讓，我也確實使不上力。」 
「她這句說得對，眼下血止住了，不等於裡頭長好了，更不等於能拿刀。」 
任海音在旁遞布，聽見祖父最後那句，目光不由往刀上瞟。 
沈懷璟看見了，索性讓周驍收去，「有人守著，暫且用不上。」 
「也不是叫你丟了。」老人沒再多問，「先養住這口氣，傷勢若惡化住哪裡都不

成。」 
等重新安置好，周驍與親衛把門板平穩抬出窖口，墊在靠牆的低架上。 
任海音扶著祖父退到一旁，等他們放穩才鬆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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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懷璟的額角全是汗，傷口卻沒有立刻透出新血。 
老人坐在旁邊等了一會兒，才將藥單添了幾筆，「今日先這樣，明日讓人回來說

一聲他的狀況，過幾日我再來看，能不能下山，到時才有準話。」 
周驍將乾淨的水遞上，問得謹慎，「老人家，城裡另尋間屋子，可比這裡合宜些？」 
「乾淨、不潮，能讓人安靜躺著，自然合宜，可你們若要躲人，新租的屋子不惹

眼？」 
任海音聽出祖父的意思，抬眼望過去。 
老人把筆放下，又問她，「家裡西邊的屋子，床板前月是不是才換過？」 
「換過，也曬乾了，可是祖父，不能只因為咱們有屋子，便把人往家裡帶。」 
「所以我才問。」老人轉向周驍，「你們得先把外頭安頓好，家裡還有個小的，

禁不起嚇。」 
沈懷璟望著老人，認真答道：「這是自然，若還有人盯著，就不進府上，不讓您

冒這個險。」 
周驍也把近處的安排說清楚，沒有隨口保證萬無一失，「姑娘家裡已看過，暫未

發現有人蹲守，這幾日我們會再查，也找一條穩妥的下山路。等人能動，我們再

商量住哪裡，眼下請您治傷，旁的事不勞老人家出面。」 
任老爺子聽他說得有分寸，便點了頭，低頭收拾藥箱。「我不懂你們的事，也不

亂打聽，既讓我看了，便照我的話休養，別白費我孫女的工夫。」 
回去以前，老人又叫任海音出來，把一包乾衣塞給她，「海川替妳挑的，硬說這

件袖子窄，做事不會掉下來，他在家等著，妳自己寫兩句。」 
任海音接過，見包布裡還夾著一張練字紙，上面只寫了「平安」兩個字，筆畫重

得幾乎透紙。 
她摸了摸紙角，抬頭問祖父，「他昨夜睡得好嗎？」 
「起來問了兩回，不是怕鬼，是怕妳不回去，沒人管他，反倒不知道該幹什麼。」 
「那我寫給他，今日替您篩藥，明日把沙盤搬出去曬，事情排好了，看他還有沒

有空瞎想。」 
老人望著她終於露出了笑，沒有再責備，只叮囑她也得休息，「這裡多了幫手，

不必樣樣自己來，妳若累壞，我這把老骨頭可沒本事把妳也背下去。」 
「我知道，午飯都已不是我做了。」她往門內望了一眼，「就是粥煮得稍濃，還

得添點水。」 
門裡的周驍聽見，端著罐子站在灶前，一時頗為尷尬。 
沈懷璟靠在墊好的衣物上，替他把話接了，「好歹煮熟了，任姑娘，再給他一次

機會，別今天就把人退回來。」 
 
 
三日後，任老爺子再上山，看過沈懷璟的傷，才准他們備好兜架下山。 
那日天色微陰，山路已乾了大半，任海音走在前頭，把窄處先看清楚，周驍與親

衛抬得很慢，遇到轉折寧可停下來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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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懷璟一路沒有催，直到山腳看見騾車，才向任海音問道：「妳的背簍呢？」 
「楊伯替我帶回去了。」她抹了抹額角，「你先顧好自己，我不會把吃飯的東西

丟在山裡。」 
「我是怕沒人替妳拿。」 
「如今這麼多人，哪還會漏下一只籮？你那塊門板也修好了，放回原處，一樣沒

欠。」 
周驍在旁試了試車內墊褥，接過話，「姑娘特地留了修木板的錢，楊伯說會找人

把門鉸也補上，不會只修板子。」 
任海音低頭攏好車簾，語氣輕快了些，「也算沒白借人家的地方，往後再有人上

山遇雨，至少能把門關緊，不必一晚上聽風灌進來。」 
沈懷璟望了一眼遠處已看不清的瓦角，才讓周驍扶著安置妥當。 
上車前，任海音把祖父的藥箱放在車尾，確認沒有東西會倒下來，才朝周驍問道：

「城裡呢？」 
「去過榮安堂兩回，沒發現尾巴，前頭有人先走，若路口不對，會在進巷以前攔

住我們。」 
「那屋子外頭的門也能看見？」 
「能，兩邊都走過，這幾日我留在附近，有事過來不必穿大街。」 
她聽完才上車，在沈懷璟腳邊的窄凳坐下，手裡扶著藥箱。「你進了門，便是外

地來看藥材的客人，姓沈，身子不舒服，順道讓祖父照料幾日。」 
沈懷璟略偏過臉，避開車簾縫隙裡的光。 
「周驍把貨票備好了，車後的藥材也確實是要送進鋪子的，不是空拿個名目。」 
「那些得另外點清楚，別跟我們原有的混了。」她說到這裡，忍不住瞥他一眼。

「不過你也別急著冒充行家，我弟弟最近很愛考人，分不清藥，就推說是管事採

買的。」 
「他若連管事也考呢？」 
任海音看向外頭的周驍，沒忍住笑，「那就勞周管事認兩味，認不全也別逞強亂

答，他回頭會捧著藥來問我。」 
周驍扶住車轅，答得十分認真，「姑娘教哪兩味，我便先記哪兩味。」 
這下連沈懷璟也笑了，那點笑意很淡，沒牽動傷口，任海音卻看得清楚，原來他

不板著臉時也沒那麼難親近。 
她將視線轉回藥箱，先把鬆了的繩頭繫好。 
騾車走得慢，過石橋時尤其小心，到了南街，賣豆花的木梆聲先鑽進車裡，接著

便是街坊招呼開門的動靜。 
任海音探頭看了一眼，終於看見自家的招牌，任海川早等在後巷，望見她下車，

張嘴就要叫。 
她連忙抬手，孩子把那一聲硬吞了回去，跑近時才小聲喊道：「姊！」 
「輕些，病人還在車上。」她摸了摸他攥住自己袖子的手，「我回來了，你先放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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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海川看見她指側的傷，手指立即鬆了，眼圈卻慢慢紅起來。 
「祖父說妳的手磨破了，還說沒事，我想上山他不讓，說我去了只會添亂。」 
「你把藥曬好就是幫忙，你不是還留了字給我，我帶回來了，沒弄丟。」 
她從衣內拿出摺好的紙，只展開一角給他看。 
孩子抿緊的嘴這才鬆了些，趕緊跑去把後門全打開，「床也鋪好了，祖父說不要

鋪太厚，我把那只矮桌搬開，屋裡好走路。」 
任老爺子跟著進門，聽見這句朝孫女道：「他來回搬了三遍，怕擋著人，一早就

沒坐下。」 
「難怪你眼底也青了。」任海音把弟弟拉到旁邊，「先讓他們進去，等安頓好，

我陪你吃飯。」 
沈懷璟被扶進西屋，安放在床上時，終於鬆了一口氣，屋子不大，牆面乾淨，窗

下留著一條能讓人轉身的通道。 
任海川站在門邊看了半晌，直到周驍退開，才遲疑地問：「你就是那位沈客人？」 
「我姓沈。」沈懷璟看著他，「屋子是你收拾的？多謝。」 
「姊姊也會睡這裡嗎？」 
周驍正收兜架，手上差點一滑。 
任海音把弟弟拉回自己身邊，先問清楚，「你怎麼會這樣想？我自己的屋子好好

的，為什麼要睡這裡？」 
「祖父說妳在山上守了好幾夜。」孩子看著她，「人都回來了，妳是不是還得守

著？」 
任海音心頭軟了些，蹲下去替他把捲歪的衣袖展平。「不必整夜守，周管事也在，

你先替祖父洗手吃飯的水備好，我一會兒就過來。」 
任海川還有些不放心，又看向沈懷璟。 
床上的人會意，將話接得很順，「我有事會叫周管事，不會只叫你姊姊，她這幾

日也沒歇好，該睡一覺。」 
孩子這才答應，走到門邊，又回過頭補上一句，「你若白日要喝水，也能叫我，

我在後院篩藥，聽得見。」 
等他跑遠，任海音站起身，見沈懷璟還望著門口，莫名有點不好意思。「他不是

不肯讓你住，只是這幾日沒見我，心裡急，什麼都問。」 
「我知道。」沈懷璟看向她手裡那張紙，「字寫得很用力，可見是盼著妳平安回

來。」 
她低頭將紙摺好，聲音輕了些，「他平日連墨也不肯多蘸，這兩個字怕是把筆尖

壓壞了，祖父又捨不得罵。」 
「妳也捨不得。」 
任海音望著他，想反駁，又覺得實在騙不了人，「等他下一回把糖屑掉進藥篩，

我還是會罵，這兩件事不能混在一起算。」 
沈懷璟眼裡有了笑，沒再拆穿她，窗外傳來孩子搬水盆的聲音，隔著一道牆，也

能聽見任老爺子叮囑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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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榮安堂來了幾個客人，任海音又站回熟悉的藥櫃後。 
隔壁街的五嬸來取早就配好的藥，見她回來，先問山裡冷不冷，話才說了兩句，

便往後院探頭，「聽說妳帶回個外地藥客？是不是來買藥材的？咱們海音總算要

做大生意了。」 
「還沒談的事，您先別替我數銀子。」任海音將藥包遞出去，「您的拿好了，別

又壓在菜籃底下。」 
「我替妳高興還不成？妳祖父守了這些年也該享享福，不必什麼都自己動手。」 
任老爺子正端著茶坐下，聽見這話便笑了，「我才多坐了一會兒，就有人替我安

排享福，她能少上兩回山，我便謝天謝地。」 
「祖父，您今日也上山了。」任海音把找回的銅錢放在藥包旁，「五嬸，您替我

評評理。」 
「妳喊我評理可得先想清楚。」五嬸接過錢，「我年紀大，總站妳祖父這邊。」 
任海川在後院聽見笑聲，也探進頭來。 
任海音朝他招手，將車上送來的藥交給他兩包。「先放西屋窗下，別拆開，紙上

都有名字，我等會兒過去點，少一包都得重新找。」 
孩子抱著藥走了，五嬸這才收回往後院看的眼神。「真是來看貨的呀？那妳忙我

不擋著，下回來，我還要問妳生意談得如何。」 
送走客人，任海音才鬆一口氣。 
祖父端著茶，悠悠朝她道：「街坊關心，妳往後得習慣。」 
「我知道，只是還沒賺到錢便先問怎麼花，我實在答不上來。」 
老人笑著把她趕去後院，自己留在櫃前。 
任海音進西屋時，弟弟正趴在窗下的小桌前，指著貨票上的字問沈懷璟，「這裡

寫的不是價錢嗎？怎麼下頭還有一個？」 
「上頭是每包的價，下頭是把幾包加起來。」沈懷璟慢慢說完，「先看清楚寫的

是什麼，再算。」 
任海音在門邊停住，沒急著出聲。 
孩子拿指頭逐個數，數完才發現姊姊來了，「姊，他看得懂，我沒有拿藥考他，

是紙上這個字我不認得。」 
「知道了，沒說你故意為難人。」她走到桌邊，「祖父那裡得有人幫忙，你先去

前頭。」 
任海川捨不得那張貨票，又看了一眼才往外走。 
她等弟弟出了門，將兩包藥挪到旁邊。「你才回來，別因為他講太久的話，他問

起來沒個完，你若句句都答，他明日還要來。」 
「不妨事，我只說了幾句。」沈懷璟看著她，「他問我，既然來買藥，怎麼不自

己起來挑。」 
「他哪知道你傷得多重。」任海音往門外望去，「我得跟他說清楚，不能吵著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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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下床。」 
「不用，他已想好法子，說把藥搬過來就是。」沈懷璟眼裡有了笑，「連我的活

也替我安排了。」 
「我只讓他送兩包，他倒順道當上管事。」她將藥挪到桌邊，「那你怎麼答？」 
「我說等妳來，他便老實坐著了，看來任家真正能管事的，還是妳。」 
「你別當著祖父說，他若聽見，明日便把什麼都推給我，自己坐在旁邊喝茶。」 
沈懷璟看她說得認真，也不再故意逗她，「那就算我說錯，還有一事，這把刀不

能留在海川看得見的地方，得另尋個櫃子收著。」 
任海音望向床旁裹好的布包，立即明白，抱起來放進門邊的高櫃。「令牌你自己

收好，刀先放這裡，他平日搆不著，也不會來翻。」 
「多謝，若還有不合宜的地方也請妳直說，我初來，怕給家裡添麻煩。」 
「你肯聽祖父的話，就少一半麻煩。」她瞥了眼他的傷，「真有事現在就說，省

得我出去再折回。」 
沈懷璟看向桌上的藥包，停了一會兒才道：「窗邊那兩包，外紙有點濕，先別疊

在一起。」 
她低頭一摸，果然是車尾濺進的水，藥沒濕，只是若整日這麼疊著，裡頭也難保

不受潮。 
「這句倒有用。」她將藥包分開，「不是說不懂藥，怎麼這個看得出來？」 
「不懂藥，也知道濕紙不能裹著貨。」他望著她，「妳方才不是讓我有事便說？」 
任海音終於笑了，拿乾紙替換。「好，沈客人，這兩包算你看住的，待會兒周管

事回來，我會告訴他，你沒白學著做買賣。」 
她換好外紙，把名字重新寫上。 
沈懷璟看著她執筆的手，比在山裡時穩了些，「海川方才說，妳回來以前，這屋

子是放藥匾的？」 
「是，順手堆在這裡，你別聽他說收拾了三遍，地早掃過，不是臨時把你塞進雜

物間。」 
「我不是問這個，替我騰出屋子，妳們曬藥的地方可還夠？」 
「夠，移到東邊去了，家裡小，有時要挪來挪去，可只要別亂放，我找東西從來

不慢。」 
他記住了，沒有再謝個不停。 
任海音將用剩的紙疊妥，臨走前把弟弟方才挪偏的小桌拉回原位，「我去前頭，

有事叫我，若是海川又來問貨，就說還沒點清楚，讓他晚些再來。」 
沈懷璟看著她出去，過了片刻，目光才從門口移回窗下，藥匾留下的圓痕還在牆

邊，桌上卻已分門別類，沒有一包藥放亂。 
 
 
掌燈時，周驍從外頭回來，任海音剛替沈懷璟換過藥，見他進門便端走水盆，到

前頭陪弟弟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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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門掩上，周驍才從懷裡取出摺好的紙。「當鋪那件東西還在，沒有再轉出去，

打聽的人問過價，掌櫃不肯賣，說還沒到死當的日子。」 
「典當的人查得如何？」 
「留下的姓名還沒對上，住處也得再核對，我沒讓人直接上門，免得掌櫃回頭通

氣。」 
沈懷璟示意他坐，不必站著回話，「先查清楚他是真的不認得人還是替人遮掩，

傅長州那邊呢？」 
「沿途只要由京裡來、像武官模樣的，都有人問去處。」周驍把客棧問來的話又

說了一遍，才接著道：「這樣看，未必有人把密旨洩出去。」 
「他們先守著路，再從行止認人，比拿著我的行程設伏更說得通。」沈懷璟停了

停，目光落在燈邊。「京城城門那一段，另送信請人查，眼下的線索不在宮中，

別捨近求遠。」 
「是，只是不知傅長州為何偏盯海州，除了尋您報仇難道還有別的事？」 
「所以當鋪也要盯緊，今日這兩條線未必是分開的。」 
周驍沒有再問傅長州，反而看向床邊那只收著玄鐵令的布袋。「大人，出京時您

只說尋回宮中舊物，需看它從何處流出，究竟是誰用過的？」 
沈懷璟朝掩著的門看了一眼，外頭只聽得見前堂收碗的聲音，「曹皇貴妃。」 
周驍背脊稍直了些。「十五年前，在海州回京途中遇著山崩的那位？」 
「正是，陛下准她回曹家省親，連尚在襁褓中的小公主也破例一同去了。」 
「那場山崩，護駕的人幾乎全埋了，屬下聽說，皇貴妃與小公主一直沒找著。」 
「沒有找到能確認身分的遺骸，有人說是葬在更深處，也有人說也許是被路過的

人救走了。」沈懷璟的聲音比方才緩了些，「這十五年，陛下沒停過尋人，哪怕

只有一句傳聞也要派人去問。」 
周驍低頭想了一回，再開口時，語氣也變了，「所以這次不是單為了接回一件首

飾。」 
「那是她出宮時帶著的愛物，從未入過別人的手，如今卻在海州出現。」 
「那母女倆莫非真還在人世？」 
「還不能這樣說，也可能是旁人拾得，藏了多年才拿出來，得查過才能回報。」 
沈懷璟想起離京前的召見，那日皇帝反覆問過簪子從何處出現，末了卻只問他，

能不能帶回一點人的消息。 
滿殿侍從站得很遠，那一刻，殿上的人比平日老了許多。 
周驍見他不語，沒有催，等他回過神才道：「若人還活著，何以十五年都不曾回

京？」 
「這也是要查的事，先找到誰把簪子拿去典當，不能見著一件舊物，就把推測全

當真。」 
「屬下明白，皇貴妃出宮時，身邊可還有別的信物？」 
「有些首飾樣式留在內造局的舊冊裡，日後可以核對，目前出現的只有這一支。」

他略微調整靠枕的位置，避開肩背的傷，才把話說完整，「九鳳朝珠簪。九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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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一顆珠，鳳尾與簪身相連，陛下親自說過它的樣子。」 
窗外，任海音正抱著收下來的乾布，聽見那個名字，腳步停在了廊柱旁。 
她原本只是來收白日晾的東西，連燈也沒有帶，屋裡的說話聲不大，可隔著近在

身旁的窗，那幾句她都聽得清楚。 
周驍又問：「首飾如此精細，當鋪怎會認不出來歷？」 
「認得金珠，不見得認得主人，也可能明知有異仍想吞下這筆買賣。」 
任海音沒有再往下聽，抱著乾布的手卻越收越緊。 
九隻鳳鳥圍著一顆珠，她見過。 
當時她還一隻隻數過，鳳尾順著簪身收攏，最外側一隻鳳鳥微微側首，羽上的紋

路細得要對著光才看得清。 
那不是尋常藥鋪人家會有的首飾，她曾在京城住過，知道什麼樣的東西不該隨便

拿給人看，所以只問過祖父一次。 
祖父說，是父母留下的，讓她仔細收好。 
她收了，也曾猜過來歷，可那時沒有旁的憑據，日子照樣要過，她便將東西留在

了舊木箱裡。 
如今，沈懷璟說那是曹皇貴妃出宮時帶走的愛物。 
任海音往後退了一步，先把乾布放回隔壁的架上，再走回自己的屋子，她沒有出

聲，連前堂的弟弟叫她看字，也只答了句稍候。 
門閂扣上，任海音才點起燈。 
牆邊的舊木箱仍放在原處，上頭疊著幾件不常穿的衣裳，她將衣裳移開蹲下來，

把箱蓋慢慢掀起。 
「應當還在的。」她低聲對自己說，手卻已伸向箱底，簪子是她親手收進去的，

連包簪的絹巾折了幾層她都記得。 
夾層的木片掀開，底下露出一方褪色的舊絹巾。 
任海音伸手去取，指尖碰到的卻不是熟悉的堅硬簪身，那方絹巾軟軟塌下，輕得

讓她心裡一沉。 
她將絹巾攤開，又把夾層摸了一遍，隨後連箱裡的衣物也一件件抱出來放在膝旁。 
那道原本藏著簪子的木槽空空的，連一顆散落的珠子也沒有。 
任海音捏著舊絹巾，忽然想起榮安堂先前遭過的那場竊案，當時點過櫃上的錢，

也點過丟掉的藥材，卻沒有人去看她箱底的夾層。 
她望著那個空槽，手心慢慢涼了。 
沈懷璟從京城一路尋來的九鳳朝珠簪，竟早已不在她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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